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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样态，网络文艺基于媒介思维建立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与艺术编码，但同时

“网络性”衍生的亚文化特性、文化边缘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倾向又使网络文艺逐渐丧失其“艺术性”，

有些作品甚至偏离了文艺作品作为精神产品应有的存在基点与价值原点。王船山诗学思想是一个博大

精深的体系，其内在的当代价值因子对实现网络文艺的文艺性再造具有重要的针砭作用与启示意义：

网络文艺的存在之基应与人的生命意义的责任向度同构，追求具有人文底色的技术原道；在创作上应

将技术美学与中华传统美学相调和，追求“文质兼美”的审美理想；其发展应以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为

价值本位，发扬诗教传统，通过挖掘质的精神性、民族性、共通性以实现价值回归，真正发挥网络文

艺作为精神性文艺产品应有的培根铸魂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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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艺与快餐文化快速崛起，文艺的大众

性、娱乐性、消费性等特质愈发彰显，导致在创

作上出现了很多理性失范现象。这就需要用审美

批判思维来重新审视眼下这个媒介语境下的“文

艺的狂欢”，通过对其进行审美规范、精神引渡

与价值引导，以改善时下浅表化的文艺创作生

态。船山诗学被称为“是中国儒家诗学美学化的

最后完成”[1](9)，其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文艺

本体论追问的哲学诗学，又有对文艺审美规律探

讨的审美诗学，还有对文艺价值功能论说的诗教

诗学。王船山诗学思想不仅积淀着中华传统文化

的文化精髓，也蕴含着中国人的审美情感与精神

追求，对我国网络文艺的健康发展有很好的警示

意义与修正作用。本文从王船山的哲学诗学、审

美诗学以及诗教诗学三个维度挖掘其诗学思想

中的当代价值因子，分析其在艺术本体、审美形

式与价值功能等方面对我国网络文艺的文艺性

再造问题的针砭作用与启示意义。 

 

一、王船山哲学诗学思想对网络文 
艺创作态度的警示意义 

 

在泛娱乐语境与消费社会的共同驱动下，我

国的网络文艺创作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审美转向，

一些文艺作品在叙事过程中通过消除深度、躲避

崇高的方式来“逃避解释”。文艺创作的后审美

范式转向也带来了审美趣味上的变化，一些创作

者逐渐从以崇高为主的高雅文化转向以“爽”

“浅”“轻”为主的娱乐消费文化，加之“审丑”

趣味和亚文化的流行所带来的一系列艺术病象

等，严重损害了网络文艺的发展。因此，从本体

论的角度探讨网络文艺“质”的规定性与“美”

的规定性，以发现网络文艺发展的“自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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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厘清网络文艺何以存在的关键所在，也是当

前我国网络文艺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王船山的哲

学诗学很大程度上是其天人之学在诗学领域的

展开，是从天人之道去探索诗之道，存在论中内

含了价值论。因而，在王船山哲学诗学思想的观

照下不仅可以思索网络文艺何以存在的问题，也

可探寻其如何存在的问题，进而解码网络文艺的

存在基点与意义承载之问。 

王船山的哲学诗学思想主要是围绕“诗的本

原”“诗与氤氲宇宙的关系”“诗的生成”这几个

方面来思考诗学的根本问题。王船山对诗的认识

是联系着对宇宙的认识而展开的，在王船山看

来，诗的对象即诗人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具有

审美秩序与审美节奏的世界，是“两间之固有者，

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2](752)的世界，

那么诗的生成过程就是“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

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

无际矣”[2](752)。因而，在王船山的哲学诗学思想

中，诗存在并生成于这个气化流行的氤氲宇宙之

间，是对这个生气可爱的氤氲宇宙的肯认，氤氲

宇宙本然具有的审美节奏与审美秩序也必然在

诗中显现，“诗之于船山，乃人所撷取的流动洋

溢的宇宙大化中之一片光影而已”[3](14)。换言之，

氤氲宇宙的审美秩序就是诗的存在之理，宇宙之

道、万物之道以及人之道共同构成了诗的存在之

道。王船山诗之道中的“人之道”还体现在王船

山在论说“文”的价值意义时总是联系着人来谈

的，他将“文”看作是人的本质所在。“立人极”

在王船山思想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其思

想带有很强的人文主义色彩。他认为，“天地之

生,以人为始。……吊灵而聚美，……人者，天地

之心也”[4](882)，“合一阴一阳之美以首出万物而

灵焉者，人也”[4](526)，“人者动物，得天之最秀

者也”[4](785)。在王船山看来，人之所以能为天地

之尊，能居万物之本位，原因就在于“文”，正

是“文”确立了人的维度，也正因为人有了“文”

的审美自觉，才可让人类实现从自然之人向伦理

之人的生成。基于此，王船山的诗学就具有了“美

学是人学”的逻辑自洽性，其关于“文”的学说

也因此带上了深深的人文主义色彩。王船山又在

《诗广传·小雅》一篇中将草木、禽兽、野人、

民、君子、圣人等不同生命体合而观之，在对比

观照之中得出草木禽兽“资于天而不能自用”[5]，

野人“安于用而不足与几”与“文，所以圣者   

也”[5](390−391)的结论，以此来强调“文”不仅是人

的独有品质，也是君子、圣人修为的方向。由此

可见，王船山这种带有宇宙审美秩序的诗之本原

论，因是对生气、灵动、活泼的氤氲宇宙的肯认，

从而使诗在存在之初就内置了诗的精神性；又因

内涵万物之道与人之道，从而肯定了诗存在的人

文意义。 

近几年我国网络文艺发展迅速，文艺样态、

文体形式层出不穷，网络文艺作品蔚然大观。尽

管如此，我国网络文艺在发展过程中仍出现了几

大问题症候：一是“有高原无高峰”的内容生产

与发展瓶颈；二是“网络性”与“艺术性”的失

衡症候；三是产业化发展中的“市场与审美”“商

业与文化”的矛盾冲突。这些问题暴露出的多半

是数字化技术在艺术审美中的意义承载问题。作

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态，网络文艺“具有全新的

独特的审美意象、审美理念、审美语言和审美实

现方式，具备全新的独特的审美知觉体系”[4]，

因而对于它自身“质”的规定性的认知需要从艺

术的“美”的规定性的角度来进行观照。网络文

艺的爆发是一场伴随媒介革命的艺术革命，艺术

也在这场具有颠覆性的革命力量中进行了重塑。

不可否认，网络文艺相较于传统文艺而言，它的

独特性就在于“网络性”，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性

的文化产品来说，其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应落在

“文艺”二字，“网络性”不应掩盖“艺术性”

而成为网络文艺的本质属性。但现实却是，“网

络性”所衍生出的亚文化特性、文化边缘性以及

后现代主义倾向，导致网络文艺逐渐丧失其思想

的深度、精神的广度与艺术的纯度。 

王船山诗学思想的警示意义在于，他不是从

诗之应然状态去强调诗的精神性，而是从存在论

与生成论的角度肯定了精神性与生命性才是诗

之本然。就此而论，用形式表征意义，用精神阐

释存在，这是任何艺术的存在根基，也理应是当

前网络文艺创作的精神原道。因为，“网络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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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要有价值承载，要有精神‘钙质’……要实

现价值‘魂归’，纵使出现传媒嬗变也不能失去

文艺坚挺的精神，媒介技术改变了文学的观念谱

系，但文学信仰不能变，网络文艺创作者应该切

入现场，守正创新”[5](328)。关于网络文艺的“美”

的规定性的讨论就是对于网络文艺存在的规定

性的考察。那么网络时代的艺术究竟“何以存

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不应只停留在网络文

艺本然与应然状态的形式化层面的探讨上，网络

文艺的发展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媒介问题或

艺术问题，网络文艺在创作与生产中所体现出的

“主体间性”等特点都在表明，对于网络文艺“何

以存在”这一元问题的追问，就是对现代人在网

络文艺时代“何以存在”问题的解答。这不仅是

对中国“哲学人学化”研究传统的承续，也与王

船山“文，所以圣者也”的思想形成了精神呼应。

即对于网络文艺的研究，需从人与媒介的关系角

度出发，将对网络文艺之精神的哲学之思始终与

人的生命向度同构，关注技术原道的人文底色，

以此作为网络文艺的存在基点。 

在王船山的哲学诗学思想中，诗之存在是精

神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如果说“道”是诗形而上

层面的显现方式，那么“修辞”就是诗形而下层

面的呈现。王船山在《诗广传》中指出：“《易》

曰：‘修辞立其诚。’立诚以修辞，修辞而后诚可

立也。诚者何也？天地之撰也，万物之情也。”[6](437)

王船山的这番话论述了“诚”与修辞的关系。“诚”

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范畴，在《周易》《中庸》

等书中早有提及，而后宋代多位理学家又丰富了

其哲学内涵。王船山不仅在内涵上对“诚”进行

了更深层次的哲学论说，而且在外延上扩展了

“诚”的审美意义。王船山说道：“唯其有诚，

是以立也。卓然立乎前，若将执之也。”[6](437)唯

有诚，才可将所见所闻之物象凝于笔尖之形象，

才可使形象可感，犹如卓然立于眼前，触手可得。

文学与艺术都是以最本真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

王船山认为，“诚”乃心之本性，有诚才可立辞、

立象；诚，不仅是修辞之前提，还应是修辞之理

想，“修辞”立于“诚”而达于“诚”。 

反观当下，网络文艺借助媒介技术优势营造

“超真实”消费语境，让创作的艺术形象超越了

形象之“可感”而达到了体验之“可感”。虽然

“比特文化重构了‘真’，但这种真与原生的、

物质形态的‘真’显然不同，它是一种数码建构

的‘仿真’，高清、逼真，但丧失了物性，只是

一种数码性的次生存在，是一种与现实毫无关联

的拟像”[7]①。网络文艺创作在追求“幻象空间”

以及“超真实”审美体验的过程中逐渐忽略了对

于文艺作品的精神性规定。文学艺术作为对生存

经验、民族情感与历史文化的一种形象化表达，

创作主体不仅要努力挖掘当代中国人的心灵经

验，还应挖掘经验中的精神性质素，挖掘可以超

越经验、直面存在的“道”。在新的媒介语境下，

文学与艺术对于中国经验的阐释维度也随时代

的变迁而有所变化。目前，网络生存经验已成为

现代人生存的普遍性经验，同时也是文学创作对

于中国经验书写的重要面向。越来越多的现代人

愿意在网络空间进行个人经验的书写以及情感

的互动与表达，这些诞生在网络空间下的网络文

化诸如二次元文化、宅文化以及其他的网络亚文

化形态实则就是对当代人情感状态、思想变化的

经验化表达。与此同时，现代人在对网络文艺的

消费过程中或是在与网络文艺的互动生产过程

中也进行着自身情感的诉求与满足。因而，网络

文艺凝结着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与人生经验，

这也构成了融媒体时代下中国经验的网络化与

即时性表达。一些网络小说习惯于在虚拟的网络

经验之上建构艺术世界，但内容大多侧重于对现

代人网络经验的形而下描写，热衷于虚拟世界中

的欲望经验、身体经验，缺少形而上的精神钙质。

王船山哲学诗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启示网络

文艺创作者应追求一种超越性视野：一是在虚拟

的网络世界勘探形而上的世界，在虚拟生存中发

现其中的超越性存在，进而勾勒出人类存在的多

重可能性；二是挖掘中国人网络生存经验中的超

经验质素，挖掘隐藏在网络生存经验背后隐秘

的、沉默的内容，进而超越网络虚拟世界具象的

表层，拨开“超真实”的迷雾，朝着生命维度的

繁复、人类存在与灵魂的斑斓以及文学永恒性的

精神深度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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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船山审美诗学思想对网络文 
艺文体形式的启示意义 

 

王船山的哲学诗学思想从本原上解答了文

学艺术“何以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这是对文学

艺术本然状态的探讨，那么王船山的审美诗学思

想则是从创作论的角度阐述了文学艺术的应然

状态，继承与发扬了“文质兼美”这一经典的儒

家诗学命题。创作出“文质兼美”的艺术精品是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审美理想与美学追求，王船

山审美诗学中对于“文”与“质”的认识及对“文”

“质”关系的探讨亦能给当下的网络文艺创作以

深刻的启示。 

在儒家文与质的阐释模式中，在“文质致中

和”的认知框架下，“质”一直具有地位上的优

先性，但王船山并不否认“文”的修辞意义。从

王船山的诗评中可以发现，王船山善用“旖旎”

“茂美”“韶采”“芳丽”“绮丽”等词汇来评价

某些诗作佳篇，用“天姿国色，不因粉黛”“但

用本色，自尔烟波”“撰饬自然”等评语来赞美

诗作中的自然文采美，这足以看出王船山对于文

采的重视。他在隋炀帝《泛龙舟》一诗的评语中

更是直接提出了“神采天成”的文学主张，这不

仅是王船山对于文采所提出的审美要求，也可看

作是对王船山文采观的高度概括。王船山对于

“遇白皆‘银’，逢香即‘麝’，字月如‘姊’，

呼风作‘姨’”[27](752)的做法是十分反对的，将其

视为“外来之华辞”。因为这样的文辞不是自然

之色的“貌其本荣”，而是流于文字表面的文笔

卖弄，不属于真正的文采之列。王船山在追求“神

采天成”的过程中并没有走向形式主义的泥淖，

而是从“文”“质”中和的角度出发，对“文”

提出了“不可以韵害质”的要求。如果说“神采

天成”与“修辞立其诚”是从“器”与“道”的

关系层面来阐述的，“不可以韵害意”则是从整

体层面对“文”“质”的层次关系提出要求。王

船山肯定音韵格律之于诗歌的艺术价值与美学

意义，在“韵”与“意”的关系上，他主张“不

可以韵害意”，认为如此才可实现审美意义上的

“以穆耳协心”。同时，王船山也将“不可以韵

害意”作为评判诗歌艺术水平的重要标准。王船

山评论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

‘闻’，‘庭’二字俱平，正尔振起。若‘今上岳

阳楼’易第三字为平声，云‘今上巴陵楼 ’，则

语蹇而戾于听矣。”[10](135)从音律美的角度来看，

杜甫的这首诗似乎不符合诗歌创作的平仄规律，

但是“韵”的不和并没有影响整首诗“意”的合

一。相反，杜甫如若追求形式上的整一与格律上

的平仄，那么诗之意蕴会大打折扣。王船山将“不

可以韵害意”作为对“文”的基本要求，是为了

说明艺术形式应与匹配的艺术内容相协调，而不

是形式主导一方，亦不能喧宾夺主。一味追求形

式，会使艺术作品走向形式主义的泥潭，再精湛

的艺术技巧也需要相应的内容去匹配，再深刻的

思想内容也需要相应的形式去展现。 

在“文”“质”关系的认识上，王船山继承

了儒家“文质彬彬”的诗学传统，高举“文质兼

美”的审美理想，提出“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

于文者无质也”[8](177)，认为离开了“质”则无从

言“文”，离开了“文”也无从谈“质”，“惟质

则体有可循，惟文则体有可著……故文质彬彬，

而体要立矣”[8](177)。在王船山看来，“体”若要

“立”，其前提就是“文”与“质”相兼和。王

船山“文质观”的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审美

形式层面，而是从哲学视角切入，认为“文”与

“质”不仅是文章的风格构成，更是文章的一种

显现方式。王船山通过“象”与“形”的关系来

阐明“文”与“质”的关系。王船山还提到“物

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

也”[8](175)。这段话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形”

与“象”的自然统一性。现在有文章在论述王船

山的这段思想时直接将这里的“形”直接等同于

“质”，认为“质”就是物的形质；将“象”等

同于“文”，认为“文”就是物的外象[9]。其实，

从此段的后面几句“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

所以质以视彰，而文由察著”中可以发现，王船

山所言之“形”可视，所言之“象”可察。而可

察之“象”并不像“形”一样具有形象可感的形

态，“察”相对于直击目存的“视”来说，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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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想要具体了解“象”

的内涵，还需结合王船山的“气”论思想。王船

山从他的“气”论哲学体系出发，建立了其独特

的以“气”论为美学基础的文质观。王船山所言

之“气”，“非是纯粹形上意义上的‘太虚之气’，

而是横贯在有无之间、显与隐之间生机勃勃的

‘生气’”[10]。王船山的“气”论思想与其所言

之“象”又有怎样的联系呢？他曾这样描述对

“气”的看法，“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聚

则显 , 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 , 隐则人谓之   

无”[11](23)。王船山对于“气”的理解与对“象”

的描述“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

无有无象”是十分相近的。结合王船山的“气”

论思想来观“象”，可知王船山所言之“象”与

“气”的存在状态相近，是一种先于形但内含事

物本质的、可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氤氲状态。精神

只有赋之于“象”之上才可显现。就此而言，“文”

是创作者对世界的组构与呈现方式，是文章的外

部显现方式；“质”则是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是

文章的内部构成。文与质相辅相依，一并融解于

浑融之象之中，继而也就消弭了“文”与“质”

的二元阐释论。 

首先，王船山对于文质关系的辩证理解，有

利于正确认识现阶段我国文艺特别是网络文艺

的创作现状。所谓有“高原”无“高峰”的文艺

创作窘境的出现，原因在于“文胜于质”或“质

胜于文”的观念还大有市场。一些作品被大众所

诟病，其症结就在于创作者秉承主题先行的理

念，表现英雄人物时习惯套用“苦难之花”的艺

术模式，最终呈现出道德化、泛情化的艺术特征。

此类做法与王船山所批判的宋代言理诗之“主

理”化倾向相一致，没有处理好“意”与“情”

的关系，没有做到文质兼修，没有实现情与理、

道德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情感经验与意识形态

的弥合，最终导致作品“质木无文”“平典似道

德论”，审美价值与情感体验也大打折扣。相比

于“质胜文”的创作模式，一些网络文艺创作也

呈现出“文胜质”的创作倾向。在技术化时代，

技术几乎成为主导各领域的媒介神器，技术转向

所带来的“数字化生存”也让文艺创作逐渐向媒

介技术领域靠拢，由艺术的技术性逐渐转向技术

化艺术。当媒介思维渗透到艺术生产，就创生了

众多艺术与技术的“混血儿”，网络文艺的诞生

和发展亦是如此。依托媒介技术以及后现代主义

文化而生的网络文艺创作，无论是在创作手段还

是文体创新上都迥异于传统文艺。 

在创作手段上，网络文艺借助媒介优势将多

种艺术符码融合在一起，从内部来看，多模态化

成为网络文艺内部话语体系的呈现样态。像传统

文学就是一种以文字、图像为主要艺术表达形式

的单模态话语，而网络文学则呈现出一种集文

字、图像、视频、表情等多符码于一体的多模态

话语。文艺的多模态化能够丰富艺术的形式内

涵，让文艺本身产生极大的艺术魅力与艺术吸引

力，也易引发消费者更多的审美期待。网络文艺

的兴盛很大一部分原因得益于创作手段的多模

态化，多模态化让网络文艺的传播手段更全息

化、创作形式更多元化、内容更沉浸化。这就导

致一些网络文艺创作者在“注意力”经济的驱使

下，将各种艺术符码杂糅在一起，并冠之以所谓

的“艺术创新”“艺术个性”“艺术自由”。网络

文艺在追逐“文”的新、奇、怪的同时，也抛弃

了“质”的思想深度、人文关怀与批判力量，不

可避免地走向后现代式的无主题、无中心、无主

体式的写作。这样的文艺创作实则偏离了王船山

主张的“以意为主”的创作理念，成为融媒体时

代的“齐梁之病”。无论是何种文体，在媒介语

境下诞生的诸多新兴的文学形态，明确的主旨以

及深远的命意都是必不可少的。对网络文艺发展

而言，其创作的着力点应落在如何借助艺术的多

模态化去建构一个意义多重、生机勃勃的艺术 

世界。 

在文体创新上，“语言风格的戏仿和网络语

体的出现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文体现象”[12]。依

托媒介技术而创生出的新的网络文体，从“聊天

体”“接龙体”“短信体”到“链接体”“拼贴体”

“分延体”，再到“凡客体”“废话体”“羊羔体”，

网络文艺用层出不穷的文体形式向传统文学发

起了猛烈的攻击，诞生了像短视频、微博文学、

微信文学、短信文学等这样的“微文艺”以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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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这样的“硬盘文艺”。“媒介对篇幅的突

然放量也势必导致建立新的叙事规范，例证之一

是客观现实世界有限的逻辑已经无法填充漫无

边际的网络空间，文学只能借助对异世界、异时

空和异能的想象来加以填充。”[13]这就使得网络

文学在叙事过程中用具像化的可视性修辞取代

了传统文学惯用的意象化的诗意语言。例如，网

络小说的叙事想象是架空于现实之上，所以出现

的“穿越”“金手指”等虚拟符号已不再是意义

的指向符号和文化认同的阐释符号，而是想象语

境营造的修辞符号。网络小说中的虚拟符号失去

了对于意义集合的指向，致使各个虚拟符号在意

义联结之间的联系性减弱，不再是引发意义效应

的意义话语，而只是营造想象空间逼真性的修辞

话语。相比于传统小说的重故事性与意义效应，

网络小说更注重营造文本内的“幻象空间”、蒙

太奇画面感及视听效应。当艺术失去意义的承

载，其作品也只是“华丽的能指符簇”。网络文

艺创作在流量逻辑的操纵下，逐渐从“以意为主”

走向“以修辞为主”，从“不可以韵害质”走向

“以文害质”。这就导致网络文艺生产的类型化、

同质化、模态化，网络文艺世界也沦为“能指符

号的王国”，看似万花筒般繁华，事实上却是一

种符号堆积所带来的文化的裂变，以及一个网络

病态的“奇观社会”的到来。 

其次，王船山消弭文质二元论的观点不仅让

网络文艺创作者对文质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还有

利于人们理解通俗与高雅的关系。文艺立格之

道，应以通雅为基，在得到大众喜爱之时又通乎

人性洞达之镜，是受众在对文本人物生命状态的

体认中实现精神的体悟与文化的自省。但在“注

意力”经济的驱使下，网络文艺的通俗性愈发受

到娱乐性与商业性的侵蚀，致使越来越多的网络

文艺作品丧失文艺立格之道，由通俗走向低俗、

滥俗与媚俗。如何处理好通俗与高雅的关系，实

现由“通俗”向“通雅”的进阶，亦是当下网络

文艺创作者所面临的难题。王船山理解文质关系

的致思路径，亦提供了一种理解通俗与高雅关系

的想象方案。通俗与高雅二者不是对立的两端，

亦不存在先天性的对抗关系。外在的通俗是可让

更多人感应的外层，是引导作品通往内部深刻(高

雅)的道路，外在的通俗与内在的深刻(高雅)相通

合，便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也走出了一

条雅俗共赏的道路。余秋雨在《伟大作品的隐秘

结构》中提出：“伟大作品可以单纯，但不可以

单层。”[14](49)原因在于，伟大作品并不一定是具

有多彻悟的语言与多精深的哲理，伟大作品的单

纯可以因聚焦了最普通的人物而单纯，也可以因

表现了最朴素的情感而单纯，这样的单纯因直击

人类共同的情感基底与精神内核而具有共情的

意义，它因唤起整个人类的精神回响而伟大。但

这种人生况味的传达不能单靠作品的“文”或是

“质”来实现，而必定是“文”与“质”的相佐

相生。之前，网络文学被诟病“难登大雅之堂”，

部分原因在于很多网络文学作品只追求审美的

自足性，即通过曲折离奇的叙事、宛转反复的情

节、瑰丽诡秘的想象、错彩镂金的词藻等“文”

之层面来使读者获得一种“爽”感，而放逐了“质”

的意义旨归。而伟大作品的共性在于，通俗的

“文”之于作品的意义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具有吸

引力的策略性存在，而是力求从审美自足走向审

美他足。通俗的“文”因叙事、情节、词藻而具

有了形式上的美，但因“质”的深刻、醇厚、通

达而赋予“文”以另一种美，即存在意义上的美，

这样的美便具有了可被审美观照的意义。这样文

艺创作就不再是一种由“文”入“质”的单向结

构，而变为一种由“文”入“质”、再由“质”

返“文”的双向结构。 

网络文艺创作当下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

何用中国话语表现中国经验，具体到文艺创作实

践中就是如何寻找合适的文以体现至情、至性的

质。王船山审美诗学的启示意义在于，创作有体

制语法之别，创作应循体而行；创作的原则即是

择选最合适、最恰当的“文”以表现最达情、最

至性的“质”。不同的文艺样态有不同的艺术语

法，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都需遵循各自的语法规

则进行艺术编码。具体到艺术话语的表达形式

上，就需要文艺创作者立足于本国的民族文化特

性，遵循文艺本身的艺术语法与美学特质，用一

种中国式的艺术语言以实现对中国经验真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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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立体、全面的表达。 

 

三、王船山诗教诗学思想对网络文 
艺价值追求的导引意义 

 

作为一种新兴文艺样态，网络文艺应在个体

文化层面、民族文化层面以及人类文化层面折射

出具有中国智慧的生命价值、复兴梦想以及时代

命题。然而，网络文艺作为一种新生的文艺力量，

其内部还存在着一股反传统的破坏性力量，这种

破坏性力量在让传统文艺形态发生重大裂变的

同时，也向传统的文学传统与美学规范发起了冲

击，一些网络文艺作品也因此偏离了传统文艺美

学系统的价值坐标。 

随着宏大叙事模式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瓦

解，网络文学创作逐渐展现出微小化、肤浅化、

碎片化和去历史化的趋向。邵燕君认为，在网络

小说写作中，从深受“拟宏大叙事”小说影响的 

“第一世代网文”，到历史叙事凋零时代发展起

来的“二次元网文”，完成了一次向“大型非叙

事”的转变
②
。在被称为“后宏大叙事的世代”，

“二次元”网络文学对传统叙事文学的拆解、戏

仿和挪用凸显出一种去历史化的创作特征。大量

戏说历史的网络小说将严肃的历史叙事解构为

碎片化的符号，这与网络文学文本的商品化属性

和读者的娱乐化追求有着密切关系。网文读者的

浅层化思维模式与网文创作的去历史化书写之

间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介中的“微写作”日益成为大众参与的文学创

作形式。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网络文学从国家、

民族、集体这些传统主题中解放出来，对个体意

识和碎片化日常生活的书写成为一种迎合大众

的策略。当商品与文艺达成共谋，文艺生产变得

愈发向着模式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时，文艺作品

将在商业性压制艺术性、精神性以及思想性的过

程中逐渐成为消费社会里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

品，成为这个“流量为王”的商品时代下的牺牲

品。这种“牺牲”不仅意味着一种文艺类型或文

艺样态的消失，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文艺生态对

其价值原点的偏离，若任这种偏离发展，将危及

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最终导致整个

时代人文精神的失落。“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

风气”，“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

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15]。“文

以发蒙”“乐以发和”“以美养善”“以美成人”

应是任何精神性文艺作品的价值原点，而这也恰

是中国古代“诗教”思想的题中之义。生不逢时

的王船山，于风雨飘摇的明清之际窥见了诗的正

变雅俗与时代治乱兴衰之间的关系，在对历史的

追问和反思中，他将文运与国运相连，痛心慨叹

道“三国以降，风雅几于坠地”，认为文风的衰

退、世风的颓靡也是加速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因此他要重振诗风，重申儒家诗教传统。 

儒家思想一向具有很强的社会指向与现实

意义，身处春秋时代的孔子将社会的动荡与现实

的颓败归咎于“礼乐崩坏”，为挽救这种局势，

孔子从实现社会理想与个人人格理想的双重角

度出发提出“诗教”学说。王船山看到了文之于

人民之于国家精神的铸建功能与导引意义，郑重

提出：“《诗》之教，导人于清贞而蠲其顽鄙，施

及小人而廉隅未刓，其亦效矣。”[16](326)他认为文

具有匡正人心、浸润心智的价值诉求。王船山又

通过对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释进一

步深化了儒家的诗教传统。王船山治学研学带有

很强的问题导向与反思意识。王船山阐释“诗亡

然后《春秋》作”，一方面基于西周的历史背景，

另一方面又立足于明代文风与明代灭亡相互影

响的时代经验，提出了“诗亡”乃“诗教亡”的

思想论断：“诗亡，则人心无所观感、无所劝惩，

而天下之大害有二：君臣之大分灭，则篡弑兴，

是人而禽兽也……于是而《春秋》作焉，以匹夫

而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制，以定百王不易之

法，严乱贼夷狄之辨，以为天下万世存几希之异

焉。”[17](518)在王船山看来，正因为诗教亡于天下，

《春秋》遂担教化与启蒙之责。诗若只言一己私

欲，不能化民众之心、明人道之义、导情性之正，

其后果不只是诗将不诗，还导致竞躁俗靡的民

风，甚至还会带来国家的弊败、民族的覆亡。 

当下中国，资本力量滋长，当资本渗透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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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生产，文艺生产模式逐渐趋向于工业化，必然

会出现资本逐利下的娱乐化狂欢图景。从大众文

化时代的收听率、收视率到融媒体时代的点击

率、播放量，这种“流量”式的标准已成为衡量

网络文艺作品价值的依据。王船山的“诗亡，则

人心无所观感、无所劝惩，……是人而禽兽也”，

让我们不得不警惕娱乐以及它所带来的狂欢的

可怕后果。当娱乐置换了真实成为文艺创作中所

能接触到的一切现实，当文艺创作成为娱乐生

产，大众文艺建立起的“娱乐的王国”终将变成

围困现代人精神的牢笼。不仅如此，“泛娱化”

消费语境所催生的私人领域下的私人写作以及

“注意力经济”下的欲望叙事，在加速诗教传统

失落的同时也存在偏离文艺价值原点的危险。网

络文艺在创作层面被赋予很大的自由度，这就使

得网络文艺像是一个可以承载白日梦的一个自

由场域，一个可以满足欲望的同时又可以生产欲

望的幻象空间。网络小说作家猫腻在其小说《间

客》的后记中，将这部小说称之为“个人英雄主

义的武侠小说”
③
，并将第四卷第三百八十章的

标题定为“虽千万人，我不同意！”作者借主人

公许乐之口申明了普通人的权利：愤怒的权利、

心安理得的权利、勇敢说“不”的权利、不任人

宰割的权利……事实上属于许乐的这种“个人英

雄主义”就是作者在个人所建构的“幻象空间”

里对现实秩序的“重新立法”，对个人私欲的“重

新激活”。网络文艺的很大一部分的创作就是通

过制造幻象来规避现实伦理的制约，并将其重点

放在如何制造更大的欲望之上。换用精神分析研

究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的话就是“正是幻象

这一角色，会为主体的欲望提供坐标，为主体的

欲望指定客体，锁定主体在幻象中占据的位置。

正是通过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了欲望的主体，

因为通过幻象，我们才学会了如何去欲望”[18]。

网络文艺正是通过不断制造幻象来满足受众的

情感欲望，并以此来换取“注意力经济”。在这

样的文艺创作环境下，文艺作品的生产必然走向

追求感官刺激、倚重形式翻新的形式主义文创之

路。这种感性欲望推动下的文艺创作，必然陷入

“欲望—感官刺激—更大欲望—更强烈的感官刺

激”的文艺生产恶性循环中。这些所谓的欲望叙

事、幻象写作实则不过是沉浸在创作者的一己之

欢中的、陈陈相因的平庸式写作，而那些所谓的

“前卫”“先锋”“创新”也不过是用一些时尚的

话语、流行的网络语言以及怪异的陌生化句式来

迎合市场与大众的口味，而全无主流文艺作品的

精神品格，这样的作品只能是只见故事不见思

想，只见形式不见内容，只见娱乐不见价值。如

此缺失精神钙质的个人话语，又怎会引起受众的

审美共情？又怎有开民智、启民心、化民风之教

化功效？ 

文之“情”不可通，何以言诗教？王船山在

谈到“诗之情”这个问题时，就提出情应是“性

之情”。王船山指出：“性无不通，情无不顺，文

无不章。”[6](308)只有“心统性情”[6](308)，才可使

情“尽其性”，只有“尽其性”的“诗之情”才

是“道情”，才可表现为心系天下的“君子之情”。

在王船山看来，文不只是“白情”，还应具有通

情的价值功能，即“忧之切，乐之大，而不废天

下不屑尔之忧乐，于以见公于忧乐而旁通无蔽

也”[6](344)。与其说这是王船山对于文艺作品的情

感规定，不如说王船山是在追求一种情感境界，

即追求一种能够不毗于一己之忧乐而可通人性

之趣、可观世道人心、可与民众同忧共乐的“情”，

即所谓“裕情”和“道情”。王船山以诗言志，

非言一己悲欢，实抒生命之感、民族之痛、家国

之殇。王船山一生以“明遗臣”自居，自题两联

诗句“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以表

初心，“亡国一臣孤”更是成为时代绝唱。王船

山大部分的怀古诗词都带有强烈的遗民情怀，忧

国忧民成为王船山诗词的主旋律。诸如“试雨禁

风始出胎，根苗忘尽旧亭台”(《新梅》)、“垂死

病中魂一缕，迷离唯记汉家秋 ” (《初度口占》)、

“石烂海还枯，孤心一点孤”(《菩萨蛮·述怀》)、

“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杂诗》)，字里

行间流露出王船山的遗民之恨、亡国之痛。不仅

是诗歌创作，王船山还将爱国之情、忧国之思融

于著书立说之中。王船山在《诗广传》中有言：

“抱孤心者，无以达其孤鸣，故人可与忘言，而

不可与言也。奚以明其然邪？夫上而有亲，中而

有身，下而有其妻、子，能疾抑其情而未之恤乎？

曰不能也。”[16](412−413)王船山用“字字楚骚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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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践行了虽处江海之远，亦不忘忧国怀民的

使命，突显了虽处乱世之中，亦不失与民同忧的

赤子之心。这样的文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

华儿女于国家危难之际坚定理想奋勇向前。 

最后，王船山将儒家诗教学说与其“夷夏观”

相互补充，进一步强调了诗教传统的现实意义。

面对曾经的国土如今沦落至敌夷之手，王船山痛

心疾呼：“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      

狄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   

文”[11](467)；“魏、晋之降，刘、石之滥觞，中国

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

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11](467)王船山

由文质之辨展开夷夏之辨，将明王朝的灭亡视为

野蛮对文明的胜利，从国家命运的角度强调了诗

教之于文的价值与意义，肯定了文运与国运的内

在联系。王船山的夷夏观不仅让其诗教思想具有

了一种“超民族”的思想高度，而且还使其诗教

思想包含了“文化自信”的理论自觉，因而文之

诗教的社会意义不再局限于本民族之内，而扩展

到不同民族之间。处于文化全球化下的媒介社

会，如何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创作出具有中国

风骨的文艺作品以彰显民族自信，则是伟大时代

赋予网络文艺的历史使命。网络文艺因网络性而

具有了全球化内质，这也使其在跨文化传播语境

下具有了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作为一种中国文

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对外交流的文化载体，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是网络文艺出海的

内在要求与历史使命。当一种文艺走向海外，文

艺的形式、内容就带有了很强的民族色彩，海外

受众对于“出海网文”的消费就不仅是对文艺本

身内容的审美消费，更是对文艺内容所折射出的

文化内质的消费。对于跨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艺

创作来说，一部文艺作品的“好看”不应只停留

在内容本身，而应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精

神进行有机的嫁接与融合，使其艺术形式具有文

化透视的功能。基于网络文化而生长的网络文

艺，使得网络文化成为最初网络文艺创作者找寻

创作缪斯的“精神原乡”。日本二次元文化“侵

入”中国后，迅速与中国青年话语相融合，滋生

了带有中国本土气质的二次元文化。这种二次元

文化与以后现代文化为表征的网络文化达成了

某种文化上的共谋，并以此构成了网络文艺的亚

文化精神内质。于是，在很多网络文艺作品中，

从语言、叙事到人物、主题都能管窥到日本二次

元文化的影子。网络文艺工作者对日本二次元文

化的态度，也从被动影响到主动模仿再到创作上

的无意识。可以说，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就像是生

长于网络文艺文本内部的一个幽灵，在此之下的

网络文艺创作也从对日本文化的“形仿”走向了

“习神”。基于此，网络文艺创作者应警惕网文

创作从“文化浸染”走向“文化崇拜”的危险，

当下的网络文艺创作应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

为价值本位，充分运用具有民族色彩的艺术符

号、艺术话语，将本民族的集体深层心理艺术化，

挖掘有特色、有普遍性意蕴的“质”，形成民族

色彩符号矩阵，成为东亚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版图

上最亮眼的文艺图谱。 

 

四、结语 

 

总之，新时代的网络文艺要想在文艺生态系

统发生裂变的媒介社会下重塑文学之风骨，在浅

表化的网络语境下发挥文学艺术培根铸魂之功

用，在跨文化时代背景下实现文化自信之突围，

就必须在新的时代要求与历史使命下传承、赓

续、发展中华优秀文艺传统。王船山的诗学思想，

一方面召唤文艺理论家们再续中华文脉，激活文

论传统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警示文艺创作者坚

守人文理想，努力创作出契合社会主义价值诉求

的文艺作品，时刻铭记身上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和

社会责任。唯其如此，网络文艺创作者才能创作

出文质兼具的优秀作品，网络文艺的发展之道才

是助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康庄大道。 

 

注释： 

 

① 何志钧、孙恒存在《数字化潮流与文艺美学的范式变更》

一文中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一种媒体化了的

现实，是媒体折射、呈现出的审美景观、图谱。数字媒

介已经成为今日文艺文本的内在构成要素，同时数字媒

介已嵌入进文艺的生产、消费之中并以此构成了比特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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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邵燕君指出，宏大叙事凋零之后，直面价值的虚空；通

俗文学则向幻想文学的方向发展，以“捏造的宏大叙

事”(或称“拟宏大叙事”)进行替代性补偿。“第一世

代”是“传统网文”的主要创作和阅读群体，所谓“屌

丝的逆袭”就是一种“拟宏大叙事”的变体。十几年

后，受日本二次元文化影响，网文叙述模式也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从“拟宏大叙事”变为“大型非叙事”。

参见：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

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 年第 2 期. 

③ 猫腻在《间客》后记《有时候》的开篇提到“间客是一

本个人英雄主义的武侠小说”，并提出了猫腻所认为的

“武侠”：“所谓武侠就是以武道达成自己所认为的侠

义之行，所谓英雄就是坚定认为自己所做是正确的。”

猫腻甚至坦言：“间客里我夹了很多私货。”并在最后

直言：“好吧，我承认有时候间客就是一个愤怒青年的

故事。”参见：猫腻.后记 有时候，起点中文网：https://m. 

qidian. com/book/1223147/ 32850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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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Chuanshan's poetics  
and the artistic recrea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and art 

 

NIE Mao, FU Huiq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style of literature and art, network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established a unique aesthetic 

style and artistic code based on media thinking. But meanwhile, the sub-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marginality, and postmodernist tendencies derived from "networking" have led to the fact that network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gradually lost its artistry, with some works even deviating from their existential basis  

and value origin as spiritual productions. Wang Chuanshan's poetics provides a measurable aesthetic value 

scale, whose intrinsic contemporary value is of important referential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in 

realizing literary recrea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and art. The existential founda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and 

art should be of the same construction as the responsibility dimension of human life, pursuing the technical 

original path with humanity as the background. In terms of creation, technical aesthetics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seeking the aesthetic ideal of "integrating quality and beauty". 

Its development should tak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poetry and education, realize the return of value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qualitative spirituality, 

nationality, and commonalit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ot-cultivating and soul-casting roles of network 

literature and art as spiritual arts and productions. 

Key Words: media art; Wang Chuanshan's poetics; literary cre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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